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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廳傳出甩巴掌的聲音，不久後，碰出了碎裂聲。

啪。

碎裂聲之後的是一陣沉默。

開門聲，拖鞋拖動地板的聲音，一雙腳站在門外的黑暗中，客廳裡的人因為他的突然出現陷入沉默。

眷縮在地板上的母親，燒紅般的臉頰，嘴角帶著血絲；在房間裡啜泣的妹妹，還有，手停在半空中的父親。

父親的臉微紅，身上纏繞著一股濃厚的啤酒味；他看著站在門口的兒子，不解。

「你拿著......斧頭，幹嘛？」

下課鐘響，學生們都背起書包快步離開學校，這是一所小學，不管是補習，還是玩耍，大家都有自己放學後要做的事。
每個學生都毫不留戀的踏出校門，可以的話，他們死也不要回頭再多望一眼。

可是有一個人不一樣，維倫，他站在校門口，猶豫著。

他不是要等待，跟喜歡的女孩在校門告白；也不是要等家長來接他，他一直以來都是用走路回家的。

沒有人知道他在猶豫什麼；等到人潮散去後，他才踏出校門。

「維倫，我們等很久喔。」

「怎樣，今天上學開心嗎，哈哈。」

兩個衣衫不整的高中生從圍牆後冒出，檔在維倫的前方。

一個拿著書包敲維倫的頭，另一個走到他的身後按著他的肩膀。

「有帶來嗎？」

維倫不語。

「我問你，你欠的錢有帶來嗎？」

維倫搖頭，眼中泛著淚光。

「有種，有種，你知道不帶來會怎樣嗎？」

站在他身後的高中生才一抓住的的手，前面的那個就一拳打在維倫的肚子上。

阿。維倫憋著不讓自己叫出來，肚子裡的內臟被打到貼在一起，呼吸被堵住的感覺，很難受。

「我會叫警察把你抓走，知道嗎？你還想見到你爸爸跟媽媽吧。」

天色漸暗，維倫蹲在圍牆邊，他的書包被打開，裡面的東西散落在馬路邊，都髒了。
回到家裡，媽媽正在廚房炒菜，妹妹坐在客廳看電視，不見爸爸的蹤影，但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。

深夜，熟睡中的維倫跟妹妹被房間外傳來的吵鬧聲給弄醒。

「媽媽呢？」妹妹揉著眼睛。

「噓。你躺好。我出去看一下。」

維倫慢慢打開房門，吵鬧聲漸漸擴大，聲音是從客廳傳來的。

「滾！你滾！我要跟你離婚！」

被突如其來的大喊嚇到，嚇出了眼淚，那是爸爸的聲音。
「怎麼了？」妹妹問：「媽媽呢？」

「噓。」

維倫走出房間，關上門。同時，客廳傳來甩門聲。再次被嚇到，他走向客廳。
媽媽扶著沙發爬起來，臉上跟手臂上有許多瘀青；她抬起頭，凌亂的頭髮遮住了一半的視線，看到了躲在柱子後方哭的維倫。

「維倫，沒事，不要哭，爸爸明天等他清醒了就會跟我道歉拉，放心，我們不會離婚，我不會離開你們的；好了，乖，快去睡覺......有吵醒妹妹嗎？」

維倫搖頭。媽媽對他微笑，可是他的心好痛。

隔天早上，總是會在刷牙時看到垃圾桶裡沾了血的衛生紙，跟洗手槽內沒清乾淨的血漬。

「大家都恨你。」維倫蹲在床上，妹妹已經睡著了。

「你爸打你媽是因為他恨你。那些人打你也是因為他們恨你。」

「去求救阿。」維倫搖頭。

「當然，因為大家都恨你，你求救也沒有用。」

那個聲音說，只有我才是你的朋友，維倫也這麼相信了，因為他會告訴他誰討厭他，誰恨他，讓他免於危險。
「那我跟大家複習一次，精神分裂症的常見正性症狀包括：幻覺、妄想、思考形式障礙、情緒障礙、行為障礙等。」

老師在黑板前講解著複雜的課堂內容，但當他看到有人在他面前呼呼大睡時，他不得不停下來。
「王維倫！」

維倫慢慢抬起頭，一條口水絲從桌上跟著他的嘴角被牽起，滑稽的模樣讓全班一陣爆笑。

「如果你對神經科學沒有興趣就不要修這堂課！」

「可是......噢，這是我的主修耶。」

又一陣爆笑。
接著馬上下課鐘響，老師搖搖頭，無奈的把同學們放走。
維倫回到宿舍時，只剩下一個室友，他正在打包。
「嗨，維倫，最後一堂課上的怎樣？」

「沒考試當然睡死阿。」

「哈哈，那你過年有要回家嗎？感覺你很久沒回去了。」

「因為我媽都叫我不要回去阿。」

「拜託，過年耶，就叛逆一次吧你。你自已待在台北能幹嘛？」

笑聲伴隨著室友的離開停止，維倫攤在椅子上，全家福的照片剛好擺在他前面的書架上。
台北到埔里是一條很長的路，維倫看著客運窗外的景色，很不熟悉的感覺，才半個學期沒回家，怎麼感覺變了這麼多。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
媽媽正在廚房燒菜，妹妹在客廳的桌子上寫作業。

「你剛好趕上晚餐。」

但是沒有爸爸的蹤影。

「爸呢？」

「你爸在工作，他有打電話回來說不回來吃飯。」

「喔。」

維倫拿著行李走向房間，他臉上不高興的表情剛好被媽媽給瞧見了，但媽媽也只是一笑。

「不用擔心拉，你爸已經戒酒很久了。」

「我知道阿。」

夜裡，熟悉的吵鬧聲，起初他以為那只是夢，直到那一聲大吼。
「離婚！這次我一定跟你離婚！我明天就去拿離回證書！媽的！」

大吼伴隨著碎裂聲。

維倫打開房門出去，客廳的吵鬧聲變得更大，持續著，聽起來像是在摔東西。

他沒有哭，只是看到。

在客廳，母親眷縮在地板上，燒紅般的臉頰，嘴角帶著血絲，手臂流著血，父親翻倒桌子，想要拉起母親，但母親掙扎，無言的反抗。

酒的味道。跟在宿舍裡大家一起喝的不一樣。

妹妹的哭聲從她的房間裡傳出。
「你看，我就說他恨你吧。你以為那麼容易，大家就不恨你了嗎？」

「那你要反抗嗎？你長大了，說不定會贏喔？」

維倫轉頭，他走到廚房，拉開櫥櫃，幾隻菜刀掛在上面。

「不行，媽還要做菜，弄髒了怎麼辦。」他心想。

他走出後門，到後院翻找著父親的工具箱，沒有一個可以用的東西，原本放在後院的那把斧頭不見了。

往前走，維倫在前院發現了斧頭，誰知道怎麼會出現在這裡。
花瓶摔到地板，破了。他打開門。

「你拿著......斧頭，幹嘛？」

維倫往前衝，揮動斧頭。

「維倫不要！」

誰知道她還有力氣站起來，血濺到了維倫的臉上，斧頭砍入媽媽的肩膀，倒下。

爸爸酒醒了，妹妹走出房門後尖叫，那個聲音不見了。

「你在哪......你在哪......快救我阿！快救我阿！」

純白色的大廳，配著淺綠的窗簾和淺綠的衣服。
治療第一個月後，爸爸和妹妹來探望維倫。

「對不起......對不起......」維倫對妹妹說，但妹妹只是微笑，臉上有瘀青。

「你以為道歉可以改變什麼嗎？」父親冷冷的說。

「他恨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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